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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铁工 外卖员 外卖车手 外卖平台 职工盟 罢工 评论

为何香港foodpanda外卖员的二次罢工失效？——与十五年前扎铁工潮
的对比分析

扎铁和外卖两个罢工虽是异曲异工，将两者作比较，是为了解香港罢工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有
发展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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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正，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干事 


2021年11月，foodpanda外卖员罢工，媒体对外卖员苦况有不少报道，引起公众同情。去年10月至11月

期间，foodpanda 外卖员又发动了两次罢工，公众对此有所听闻，但都不大了了，不知结果。其实，事情

并非不了了之，而是公司一直坚拒与外卖员谈判。最后，外卖员的诉求不获公司正视，愤怨有增无减。

适值今年是2007年扎铁工潮15周年，当年扎铁工人罢工胜利，与今年foodpanda外卖员罢工的结果对

比，真有天壤之别。

两次广为人知的大型罢工，前后相距十五年，除了香港社会形势大变，全世界资讯科技也迭代更新，劳动

模式、劳资关系、社会组织模式亦随之出现变化。新变化发生的同时，既有的事物仍然存在，新旧交杂和

融合，犬牙交错。近年新兴的食物外卖行业，外卖员由电子平台全面操纵，各自工作，不需任何特殊技

能；有上百年历史的扎铁行业，职场上依靠紧密的人际关系，需要团队合作，讲求个人体能和工艺。两次

大型罢工，在社会背景、工业性质和行业结构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唯独受压逼的劳工始终反抗，争

取劳工权益的目标不变，可堪玩味。

一、两次罢工的概况 


扎铁和食物送递都是社会上的重要行业。扎铁是建筑的关键工序，行业性的罢工或怠工，足以令全港建筑

进度延后甚至停摆，对经济影响巨大。至于食物送递服务，虽非生活必需，但随著越来越普及，特别是疫

情期间，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甚至是固定的日常生活方式。

另外，两者都是全港性的大规模罢工。据估算，2007年扎铁工人大约3000人，罢工高峰期有超过一半人

数参加，不分所属的雇主和企业。而根据foodpanda公司2021年11月公布，有超过10000活跃的外卖员

工作帐户，笔者估计，2022年的数字在10000-20000之间。综合一些外卖员的估计，2022年参加罢工

的人数约20%。两次的罢工人数在香港属罕见。

二、减薪：罢工的导火线 


两个罢工源自减薪，在经济复苏的2007年，扎铁工人工资不加反减，其标准日薪（熟练工人）从1997年

1200元下跌至2007年的700至850元，有些工人工时更增至9小时。而外卖员的工作待遇则一直受公司全

面操控，工资水平和计算方法随时变动，外卖员在2021年11月、2022年10月及11月发起罢工，都是因

为公司在疫情期间持续减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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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亚人？香港人？ 


少数族裔向外卖员公司登记工作帐号，必须是香港居民，其身份与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华裔居民无异。世界

各地很多外卖员都是少数族裔，他们多活跃于争取权益的行动，香港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种族因素，香港的少数族裔饱受社会主流语言文字阻碍，及种种歧视，除非有营商资本或特别技能，

否则谋生机会有限，来来去去都是：建筑、货运、保安、饮食等行业的基层职位，就业机会比华裔少得

多。对少数族裔来说，外卖是可接受、赖以维持家计的工作，每当受到剥削，他们特别感到切肤之痛，反

抗的意识比华裔强烈。所以，罢工期间在媒体上所见，以至与公司谈判的外卖员，大多是少数族裔。香港

华裔与少数族裔外卖员的比例大约是各占一半，族裔间关系良好，经过去年罢工，有少数族裔外卖员代表

表示，族裔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罢工时，华裔外卖员担忧工业行动会被牵连到非法集结、煽动、国安之类罪名，多不想抛头露面，没有参

加街头示威和发言。而南亚裔外卖员，对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则轻得多，始终其族裔身份与国家的归属，令

他们与这些罪名不易沾上边。是以，华裔外卖员罢工最重要的动作就是不开工，回家“躺平”。

扎铁工人大多数是华裔，少数族裔多是尼泊尔人。长久以来，尼泊尔裔的工资低于华裔，而华裔工人亦贬

称他们为“尼仔”。罢工时，两族工人无分你我，一样的积极，罢工后，族裔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至今“尼

仔”的称呼已经很少，两族的工资亦几乎没有差异。

四、自雇与打工，行业有特色 


扎铁工人与扎铁公司之间是劳资关系，工人受劳工法例保障，加上行业封闭性高，于是工会和商会都有很

强的代表性，双方达成的协议有稳固的基础，大家都愿意遵守和落实。而外卖公司视外卖员为自雇者，不

受劳工法例保障，其工资及劳动条件由公司以电子平台全面操控，龙门任搬，毫无稳定性可言，容易激发

外卖员不满。

外卖员反正被视为自雇，他们愤然罢工，也不怕秋后算帐，最多只是导致短暂“降级”，短期影响薪酬、报

更开工优先权，罢工成本比其他行业的工人要低得多，不担心打破饭碗。环顾世界各地，外卖员罢工都时

有发生，连国际劳工组织也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这一种现象。扎铁大罢工15年来，都只有一次，

foodpanda则一年之内三次大罢工（近年小规模的罢工不计在内）。

但扎铁工人有一种重要的罢工优势，是他们属于一个低流动性、比较封闭的行业，工人不易被取代。扎铁

讲求气力、技术和经验，加上要忍受超负荷的艰苦劳动，以身体健康作代价，不是想干就可以去干的。而

较为资深的扎铁工人，多数视扎铁为专门谋生技能，都不会转业。



跟其他的建筑业工种一样，在分判制之下，扎铁业也是讲求圈子内人脉关系的行业，工人靠人事关系找工

作，雇主也靠人事关系找工人，如此层层相连，扎铁行业上上下下常谈到谁认识谁，谁跟谁打过交道之类

的话题。扎铁这行业的特性，使资方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找到人取代他们，如果几千名扎铁工人之中，有一

部份罢工，则全港建筑工程的进度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工人就凭这份实力，坚持长期罢工，跟资方拼一

场，工人的代价就是罢工期间没有收入，但罢工的工人都认为，只要将来有更好的工资和工作待遇，付出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foodpanda虽然没技术要求，人人皆可入行，仿佛任何一个外卖员可被随时取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外卖

员大致分为步兵及车手，步兵多兼职，车手多全职。兼职只是“揾外快”，全职就是家庭经济支柱。外卖员

之中，最有行动力，接单最多，最拼命工作就是电单车手，公司难以另觅人手取代他们。加上上文述及的

种族因素，外卖业中最有工业行动力量的，就是少数族裔电单车手。不过，近年兼职外卖员人数增长较

快，在罢工期间，公司还是可以透过奖金等方式激励兼职步兵开工，减少全职车手罢工的影响力。

五、扎铁罢工36天，foodpanda罢工2天 


扎铁工潮早期，工人都焦急和激动，一边发泄愤怒，一边想从速达成工资上调的目标，于是一大群工人不

上班，自发聚集和进行冲击，包括在中环雪厂街堵路，却威胁不了资方，也不获公众的理解和同情。

后来，越来越多扎铁工人决心罢工，要令建筑业瘫痪，逼使资方接受诉求，也希望透过媒体，令公众支

持。在职工盟和多个民间团体的协助下，工潮的主轴就是长期罢工。在高峰期，有过半数扎铁工人参加罢

工，不罢工的，很多也因为扎铁同事人手不足，工作进度缓慢，甚至自我配合没有全力工作。建筑业面临

停摆，全港经济受影响，扎铁罢工成为每天的重大新闻，公众多表示同情和给予实质支持，合共捐助了

130多万元，及难以统计的物资和食物。此外，两次工人大游行，及其他示威行动，也有市民参与声援。

扎铁工人就是这样，艰苦地坚持了36天罢工。

谈到这里，得提到，2007年的扎铁罢工处于电邮和blog的年代，与今日人人有手机的时代相比，在资讯流

量、公众舆论密度，以至随之产生的群众效应的规模和速度，不可同日而语。

而2021年6月开始，所有foodpanda外卖员不断被减薪，至11月中旬，外卖员忍无可忍，发动大罢工，所

有诉求和愤懑一股脑儿爆发，要求公司作出多达15项改善，当中包括薪酬水平、薪酬计算方式、不合理暂

停账户、送递程序问题等。外卖员苦况受媒体深入而广泛地报导，得到社会公众同情。外卖员罢工人数及

持续时日难以计算，据外卖员表示，大家都自行罢工和复工，罢工持续由两天至五天不等。观乎客户外卖

系统停止运作，及Pandamart关门的情况估计，罢工高峰时期为最初两天，可能有接近或超过一半外卖员

罢工。当时公司与外卖员代表谈判，承诺处理外卖员提出的15项诉求，但至2022年，仍有多项未落实改

善 其中主要的一项 就是改善地图系统 以实际运送距离计算外卖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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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中主要的 项，就是改善地图系统，以实际运送距离计算外卖员工资。

2022年9月29日，千呼万唤的新地图系统终于出笼。可是，同一个系统，在各外卖工作区域的实施情况竟

有所不同：在一些区域，工资轻微提升，一些没有改变，另有一些，居然减薪，有外卖员计算减薪后月入

将减少百分之十五，甚至以上！更令人愤怒的是，很多外卖员实际获得的工资居然比系统所显示的更少！

每当外卖员对这类问题作出投诉，公司都推搪说是系统问题，并于9月30日承诺在10月12日之前会作出

“调整”。可是，限期之后，“系统问题”依旧，被减薪的外卖员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回复。

2022年10月15日至10月16日，一群foodpanda外卖员进行全日罢工，要求公司谈判，立即停止减薪，

把工资上调至合理水平，及改善多项工作问题。可是，公司拒绝谈判，更随即将部份区域的减薪幅度加

剧。foodpanda外卖员在11月3日至11月4日再次罢工，要求公司谈判。罢工的外卖员除了号召全港性罢

工，更集中动员港、九、新界14区（如中环、尖沙咀、元朗）的罢工力量，竭力令这些区域的食物外卖服

务及Pandmart完全停止运作，而不只是服务延误。这次罢工与10月相比，虽然涉及更多区域，参与总人

数更多，但最终公司仍然拒绝谈判，令罢工无效。

扎铁罢工36天，旷日持久，工人决心抗争，手停口停，得到社会各方声援以至筹款支援。公众虽然知道外

卖员的苦况，但foodpanda 外卖员罢工持续2天，为时短，未足以打动人心，引起社会上更广泛的支持，

加上现时的高压社会气氛，社会各方都没有支援。

六、罢工结果：资方的部署和回应 


扎铁工潮后期，罢工接近30天，资方仍不让步，越来越多罢工的扎铁工人经济拮据，都无奈地复工。坚持

罢工的工人见形势危急，于是险中求胜，将行动升级，除了罢工，更以激烈行动，封锁好几个建筑地盘，

期间不断发生争执，甚至肢体冲突。资方可能顾虑到若工潮没有一个了断，各种纷争还会继续出现，再加

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香港特首曾荫权询问如何处理扎铁罢工的新闻被广泛流传，扎铁商会最后让

步，劳资双方最终达成谈判协议：扎铁工人加薪10元及8小时工作。扎铁罢工以劳方“惨胜”结束。而这个

“惨胜”是未来一连串改善的开端，36日罢工的血泪并没有白费。

扎铁工人在罢工期间酝酿的“扎铁业团结工会”于2007年11月11日成立，代表了扎铁工人由罢工抗争，转

化为组织工会，以集体力量为后盾，恒常与资方谈判，这就是“集体谈判”机制的成立。扎铁罢工36日，工

人当然艰难，而资方的损失和承受的社会压力也十分惊人，罢工的震慑力令商会年年与工会谈判，此后扎

铁工人稳步加薪，多项工作待遇亦有改善。今天扎铁工人的工资水平是1997年的一倍。

商会多年与工会协议加薪，并非出于善心，而是接受现实，知道这群懂得罢工抗争的扎铁工人不可被取

代，与其再发生冲突，利益受损，不如年年与工会谈判，订明工作条件，这对于资方预先计算商业成本，

向总承建商投标和索取工程费，也很有帮助。



但foodpanda公司的算盘跟扎铁商会并不一样。2021年foodpanda罢工，公司与外卖员代表谈判，就劳

方所提出的15项诉求，公司承诺会作出改善，而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与工资、工时有莫大关系的地图系

统，但翌年即沦为公司用作减薪的工具，又引起了最近两次大罢工。但时至2022年，公司就不再与工人谈

判，令罢工无效。

2021年罢工之后，公司设立“送递团队大使”让外卖员报名参加，其实是由公司拣选一帮外卖员出任，作为

公司的代言人，声称是外卖员的沟通渠道。另外，公司在2022年推出地图系统，进行减薪之后，更派出高

层人员，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与外卖员谈话，声称解释系统运作及听取意见，其实只是将公司在网上所发

出的通告一再重复而已。公司公关做足，好向社会公众及德国的总公司交代，但这些动作只属减薪计划的

次要部署。最关键的，是2022年公司改变了减薪策略，不像2021年时全面减薪，人人有份，而是部分工

作区域中的外卖员被减薪，其他的有些维持工资水平，甚至有轻微增加，把劳方的利福分化，不激起全体

的众怒，令各区的外卖员不易团结起来。

外卖公司收集和计算大数据，无孔不入。有理由相信，公司早已仔细检视2021年罢工的全面情况，包括各

区罢工人数、持续时间、生意损失和事后恢复等等，比劳方所掌握的资料更全面和准确，好准备未来的对

策。公司在2021年罢工中给打个措手不及，仓促与外卖员代表谈判，还答应了所有诉求；到2022年，公

司有备而来，以新策略推行减薪，对罢工采取强硬的姿态，纵使外卖员一再罢工，也坚拒谈判，遑论接受

外卖员的任何要求。

小结：异曲异工，继续唱下去 


本文开头提到的“唯独受压逼的劳工始终反抗，争取劳工权益的目标不变”，是撰写此文的初衷。扎铁和

foodpanda两个罢工虽是异曲异工，将两者作比较，是为一个简单而初步的探讨，了解香港罢工在什么条

件下产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罢工会如何发展，及有怎样的结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受压逼的劳工将

继续反抗，会有更多异曲异工，继续唱下去。

foodpanda罢工另一受注意的，是被称为“自发、后工会时代、无大台”的模式，也可以与扎铁罢工作比

较。笔者将另撰文析述。


